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哥欠言多
.. 海的靜寧歌高

彭
歌
的
世
界
是
一
片

寧
靜
的
海
。
它
深
邃
而
遼

澗
，
沉
穩
而
堅
強
。
無
論

什
麼
時
候
，
它
總
是
呈
現

出
一
片
靜
謐
和
安
詳
'
r

種
平
和
與
瞭
容
的
況
味
：
·

..

. 

自
從
民
國
四
十
二
年

，
彭
歌
出
版
了
他
的
第
一

部
小
說
「
殘
缺
的
愛
」
以

來
，
十
六
年
了
。
這
段
飄

逝
如
夢
的
歲
月
中
，
彭
歌

一
直
沒
有
停
註
，
他
不
斷

的
讀
書
，
不
斷
的
寫
作
，

不
斷
的
工
作
，
也
不
斷
的

提
昇
了
自
己
和
鼓
舞
着
他

人
l
l

而
今
，
他
已
經
出

版
了
二
土
一
一
本
小
說
和
論

著
，
他
也
曾
先
後
獲
得
過

中
華
文
藝
奬
金
，
十
大
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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出
靑
年
，
學
術
文
藝
獎
金
…
…
等
崇
高
的
榮
嚳
和
讚
美
。
他
依
然
淡
泊
而
謙
遙
，
依
然
在
不
斷
的
努
力
與
勤
奮
中
塑
造
他
生
命

的
形
象
；
並
且
，
爲
一
個
更
美
好
的
明
天
，
向
社
會
提
出
他
的
建
議
和
告
白
。

他
曾
說
過
：
「
文
學
的
落
伍
，
就
代
表
著
精
砷
生
活
的
落
伍
，
而
這
是
所
有
落
伍
中
，
最
不
可
救
藥
的
一
種
。
」
也
許
，

就
由
於
這
一
股
深
刻
覺
醒
的
力
紕
吧
，
所
有
的
寂
寞
或
熱
鬧
，
艱
辛
或
安
暢
，
煩
憂
或
快
慰
，
乃
至
咒
咀
或
歌
讚
，
對
於
彭
歌

，
也
就
算
不
得
什
麼
了
。
惟
其
如
此
，
他
才
有
那
樣
的
氣
度
和
胸
懐
，
也
惟
其
如
此
，
他
才
有
今
日
這
樣
的
文
學
成
就
。

錦
螭
圄.. 
多
彩
的
幼
年
與
少
年

民
國
十
五
年
的
初
春
，
一
月
八
日
，
彭
歌
誕
生
在
天
津
英
租
界
的
一
個
大
家
庭
裏
。
幾
乎
在
一
開
始
，
彭
歌
與
書
，
就
結

下
了
不
解
的
緣
份
。

彭
歌
是
河
北
宛
平
人
；
「
姚
朋
」
，
是
他
的
本
名
。
在
家
族
莪
，
他
的
祖
父
曾
擔
任
河
北
省
財
政
廳
的
廳
長
，
父
親
是
南

開
大
學
機
械
系
的
敎
授
，
母
親
，
這
位
爲
彭
歌
打
下
文
學
最
深
根
藥
的
慈
母
，
是
位
國
文
敎
師
，
所
有
的
這
些
，
組
成
了
那
個

家
庭
所
特
有
的
書
香
氣
。
身
爲
長
子
的
彭
歌
，
很
自
然
的
秉
承
了
這
個
家
族
的
特
性
與
榮
耀
。

在
距
離
讀
書
識
字
的
年
代
還
要
久
遠
些
以
前
，
家
裏
的
佣
人
們
，
就
不
時
的
給
他
灌
輸
一
些
「
蒞
公
傳
」
的
通
俗
故
事
。

過
年
的
時
候
，
大
人
們
以
水
滸
＇、
三
國
裏
的
人
物
所
印
售
的

一
張
張
美
麗
的
年
鱟
，
也
都
成
了
他
求
知
的
媒
介
；．
…
。
「
也
許

是
四
歲
吧
！
」
彭
歌
囘
憶
着
：
他
開
始
由
大
人
指
導
，
看
起
當
時
中
華
書
局
出
版
的
「
小
朋
友
」
、
商
務
印
書
館
印
行
的
「
兒

童
世
界
」
週
判
了
。
那
是
他
啓
戢
的
開
端
，
他
對
於
那
些
刊
物
裏
有
關

「
遊
記
」
一
類
的
故
事
，
特
別
入
迷
。

也
就
正
是
這
些
：
嬉
皮
笑
臉
的
演
公
活
佛
，
打
老
虎
的
武
松
，
砷
機
妙
算
的
諸
葛
亮
，
有
趣
的
遊
記
…
…
在
他
幼
小
而
多

幻
愁
的
心
靈
裏
，
留
下
了
不
可
磨
滅
的
印
象
。
它
們
像
深
埋
的
流
泉
，
一
點
點
、
一
滴
滴
、
都
湧
滙
成
了
彭
歌
日
後
寫
作
的
靈

河
…
…小

學
，
彭
歌
轉
了
三
次
學
校
丨
丨
天
津
的
慈
惠
小
學
，
崇
賀
小
學
及
北
平
的
藝
文
小
學
。
在
最
後
那
所
沒
有
體
罰
的
學
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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裏
，
渡
過
了
彭
歌
燾
美
好
的
少
年
時
光
。

藝
文
小
學
的
校
長
，
就
是
現
在
的
考
試
委
員
査
良
釗
先
生
。
那
個
學
校
的
敎
學
方
式
相
當
自
由
，
老
師
經
常
帶
着
他
們
全

班
同
學
，
到
公
囤
裏
的
古
樹
下
，
湖
水
旁
，
或
草
茵
中
上
課
。
每
逢
歷
史
課
的
時
候
，
他
們
就
直
接
到
故
宮
，
一
邊
參
觀
一
溫

講
解
，
歷
史
上
的
千
年
興
衰
與
變
異
，
彷
彿
都
一
「
在
他
們
眼
前
流
過
…
…
。
那
時
候
，
姚
朋
的
心
智
成
長
得
很
快
，
他
的
成

績
，
每
次
都
很
能
令
他
的
祖
父
母
感
到
滿
意
。

那
所
學
校
在
彭
歌
腦
海
中
所
留
下
的
最
深
刻
的
印
象
，
倒
還
不
是
這
些
。
彭
歌
說
，
那
是
在
一
次
「
九
一
八
」
事
變
紀
念

日
的
早
上
，
査
校
長
在
校
內
的
後
院
裏
，
集
合
了
全
校
師
生
，
靜
靜
的
升
起
國
旗
後
，
爲
他
們
發
表
的
「
篇
演
講
，
在
這
次
的

演
說
中
，
査
校
長
祗
講
了
半
句
話
，
「
今
天
是
九
一
八

·

」
就
激
動
地
落
下
了
淚
水
，
那
種
「
綬
後
一
課
」
的
氣
氛
，
沉
沉

地
在
彭
歌
童
稚
的
心
靈
投
下
不
可
磨
滅
的
陰
影
，
也
燃
起
他
的
悲
憤
及
往
後
仇
日
的
強
烈
意
識
。
這
幾
乎
是
每

一 ．

個
從
那
個
時

代
裏
生
活
過
來
的
人
，
都
體
驗
過
的
一
種
情
感
，
他
忘
不
了
它
。

在
北
平
，
他
們
住
在
城
中
的
西
長
安
街
上
，
房
子
很
大
，
是
當
地
所
謂
的
「
四
合
院
」
形
式
。
院
子
裏
的
海
棠
樹
，
中
山

公
園
裏
的
牡
丹
、
丁
香
｀
藤
蘿
，
以
及
街
道
旁
古
老
的
槐
樹
與
松
樹
，
都
曾
那
麼
深
深
的
牽
曳
着
彭
歌
少
年
時
的
笑
靨
丶
淚
水

和
夢
想
。

北
平
的
文
化
氣
息
，
在
每
一
條
靑
石
舖
成
的
道
路
上
都
可
以
嗅
得
出
來
，
甚
至
任
何
一
條
馬
路
旁
的
老
樹
，
都
有
着
百
年

或
千
年
的
歷
史
，
置
身
其
中
，
翁
每
使
人
墮
入
歷
史
和
時
間
的
迴
漩
中
，
去
俯
察
過
往
，
去
默
念
人
生
：
·
…

這
些
幽
美
而
又
古
老
的
景
物
，
甚
至
多
少
年
後
，
當
彭
歌
在
南
方
，
在
更
南
方
，
讀
書
，
流
亡
，
乃
至
到
熹
灣
以
後
，
仍

不
時
會
浮
現
到
他
的
腦
海
，
爲
他
帶
來
濃
軍
的
鄉
愁
。

「
七
七
事
孌
」
以
前
的
一
一
了
四
年
間
，
每
屆
夏
天
，
彭
歌
全
家
就
搬
到
北
平
西
郊
的
香
山
去
避
暑
l
_

．
那
兒
原
是
清
代
帝

故
鄉
戀
·
·
不
堪
回
首
帝
王
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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王
經
常
打
獵
的
地
方
，
那
兒
有
泉
水
，
有
互
石
、
有
松
拍
；
有
滿
山
的
花
草
。
每
天
，
天
還
沒
亮
，
祖
父
就
帶
著
年
少
的
彭
歌

去
爬
山
，
然
後
，
就
在
高
高
的
山
嶺
上
，
在
晨
曦
的
照
耀
下
，
頌
茁
「
古
文
觀
止
」
。
於
是
，
年
少
的
彭
歌
，
沉
迷
在
大
自
然

的
山
色
裏
，
沉
迷
在
古
人
壯
饑
激
昂
的
胸
襟
裏
，
也
沉
迷
在
不
朽
的
上
國
衣
冠
裏
…
…

那
裏
的
空
氣
，
是
新
鮮
而
清
涼
的
，
是
充
箕
而
多
彩
的
l

而
彭
歌
，
就
這
麼
一
天
天
、
一
月
月
、
一
年
年
的
成
長
了
。

小
學
畢
業
，
彭
歌
的
祖
父
去
世
了
，
他
因
此
休
學
了
一
年
，
也
因
此
，
他
變
成
了
這
個
大
家
庭
裏
的
小
主
人
l
~

早
熟
的

彭
歌
，
更
是

一
擧
一
動
都
裝
作得
像
個
大
人
了
。

民
國
二
十
八
年
，
彭
歌
考
上
了
輔
仁
大
學
的
附
屬
中
學
，
入
學
後
，
他
很
快
地
感
受
到
校
園
裏
那
股
淚
厚
的
文
藝
氣
息
。

在
覲
常
仰
視
高
年
級
學
長
向
外
投
稿
的
砷
氣
後
，
在
一
種
試
試
看
的
心
理
驅
使
下
，
彭
歌
開
始
了
他
寫
作
生
涯
的
第
一
步
。

那
年
他
剛
上
初
三
，
第
一
篇
文
章
就
在
輔
仁
大
學
的
刊
物
'
_
l

「輔
仁
生
活
」
上
登
了
出
來
，
那
是
由
現
在
輔
仁
大
學
的

張
秀
亞
敎
授
主
編
的
有
着
相
當
水
準
的
雜
誌
。
這
件
事
，
對
初
出
茅
成
的
彭
歌
說
來
，
不
啻
是
一
服
興
奮
劑
。
以
後
，
選
貼
模

範
作
文
的
校
內
壁
報
，
也
開
始
有
了
姚
朋
的
名
字
。

但
那
時
候
，
他
的
興
趣
仍
是
多
方
面
的
，
他
愛
好
籃
球
、
排
球
、
象
棋
、
平
劇
、
溜
冰
、
詔
書
和
冒
險
。

有
一
種
冒
險
是
，
他
經
常
儉
聽
大
後
方
的
新
聞
廣
播
(
北
平
是
淪
陷
區
)
，
遇
有
好
消
息
，
他
偶
而
也
着
手
祀
錄
,
複
寫

，
偷
偷
地
分
送
同
學
，
大
大
的
滿
足
了
他
的
愛
國
心
，
也
莫
定
了
他
日
後
走
上
新
聞
界
的
興
趣
和
某
礎
。

民
國
三
十
年
，
太
平
洋
戰
爭
燥
發
了
。
彭
歌
的
愛
國
心
更
異
常
地
高
漲
起
來
。
他
明
白
這
是
一
個
轉
機

l
l

．
他
應
該
投
向

大
後
方
的
擬
抱
。
三
十
二
年
年
初
，
彭
歌
和
另
外
兩
位
同
學
開
始
了
首
次
的
流
亡
生
涯
。

那
時
的
彭
歌
，
才
十
七
歲
，
他
已
經
在
用
自
己
的
膽
識
和
勇
氣
，
緩
緩
掲
閼
了
他
生
命
遼
澗
深
遠
的
天
地

1

他
們
先
到
了
河
南
，
然
後
經
過
山
西
的

I
角
，
轉
入
蒼
蒼
鬱
鬱
的
太
行
山
1

當
時
的
河
北
省
流
亡
政
府
，
就
設
在
太
行

少
年
行.. 
河
山
篙
里

科`
國
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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山
中
。他

們
在
貧
瘠
的
山
村
裂
居
住
，
在
荒
凉
的
小
徑
上
行
走
，
－
逸
是
日
軍
對
太
行
山
大
批
的
圍
攻
，
一
邊
是
共
匪
八
路
軍
在

後
兇
殘
的
級
掠
。
而
那
時
已
是
四
月
，
山
上
還
殘
留
着
白
雪
，
一
步
步
踏
上
去
，
更
增
加
了
他
們
蒼
凉
，
悲
壯
的
心
機
。

他
們
就
這
麼
的
，
整
整
在
崎
嶇
的
山
中
行
軍
了
一
個
多
月
；
總
在
想
辦
法
偷
渡
過
封
鎖
線
，
却
總
沒
得
到
機
會
。
死
亡
，

時
時
都
隨
着
呼
嘯
而
過
的
愴
愨
威
脅
着
他
們
。

而
後
，
他
們
失
敗
了
l
'
l

他
又
囘
到
了
北
平
。

但
是
，
彭
歌
追
懐
着
：
這
一
段
體
驗
和
感
受
，
却
比
他
以
往
十
七
年
生
命
的
總
和
還
值
得
他
記
憶
與
感
激
。
那
是
他
第
一

次
這
座
親
切
，
這
麼
深
刻
地
走
入
中
國
純
樸
而
廣
大
的
民
間
，
也
是
他
第
一
次
確
確
箕
賓
的
擁
抱
了
祖
國
古
老
而
可
愛
的
大
地

他
說
：
「
那
段
日
子
，
我
可
以
聽
到
一
個
偉
大
民
族
堅
胭
的
呼
喚
和
純
樸
的
囘
昔
。
」
因
爲
他
們
曾
走
過
一
個
又
一
個
的

野
舍
荒
村
和
市
集
小
鎮
，
越
過
一
個
又
一
個
雄
山
奇
嶺
和
深
谷
1

祖
國
的
山
河
、
大
地
、
與
農
民
，

一
一
從
他
們
跟
前
經
過

…
…
它
們
如
此
清
晰
的
激
盪
着
彭
歌
，
吸
引
若
彭
歌
，
召
喚
着
彭
歌l_

它
們
已
深
深
濃
淡
地
融
入
了
他
的
血
脈
之
中
。

彭
歌
特
別
記
得
太
行
山
上
的
兩
個
地
名
：
「
黃
泉
」
與

「
護
嶺
水
」
l
l
·

都
沒
有
泉
，
也
沒
有
水
，
連
鹽
也
要
從
外
面
運

進
去
；
甚
至
猪
羊
都
很
少
見
到
。
而
農
民
們
依
然
居
住
下
來
，
並
且
堅
強
的
生
活
了
許
多
代__ 

他
們
點
燃
豆
油
的
燈
火
，
用

着
沉
重
的
小
鐵
碗
，
吃
着
粗
糙
的
雜
糧
。
可
是
他
們
無
視
於
這
種
困
苦
，
就
在
戰
火
逼
近
他
們
耕
地
的
第
二
天
，
他
們
仍
默
默

地
荷
起
鋤
頭
，
一
鋤
鋤
地
耕
耘
下
去
。
種
田
、
打
仗
、
殺
鬼
子
、
保
國
家
，
最
簡
單
也
最
莊
嚴
地
活
下
去
。

「
這
才
是
中
華
民
族
阅
眞
痰
面
目
啊
！
」

彭
歌
感
歎
地
說
。
它
使
他
看
到
了
中
國
地
方
的
廣
大
，
精
神
的
深
厚
，
生
活
的

簡
樸
和
刻
苦
耐
勞
的
習
性
，
也
使
他
強
烈
的
感
悟
出
知
識
分
子
應
負
的
演
任
；
它
並
且
同
時
堅
定
了
彭
歌
多
年
來
深
信
着
的

一

項
眞
理
：
人
潼
的
光
輝
。
換
句
話
說
：
人
與
人
之
間
的
交
通
是
可
能
的l
_

從
他
以
一
個
陌
生
過
客
的
身
份
，
被
純
樸
而
忠
實

的
農
民
．
熱
烈
誠
摯
的
款
待
這
一
事
咒
就
可
證
明
。
因
爲
人
都
是
人
，
只
要
是
人
，
總
有
一
縷
共
通
性
的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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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
穌
人.. 
大
學
前
後
呤
澎
歌

爲
了
更
強
烈
的
表
現
他
的
感
受
和
對
於
這
種
信
仰
的
堅
定
性
，
他
在
唸
完
大
學
以
前
特
地
撣
了
一
篇
以

「
論
郷
村
報
紙
」

爲
題
的
畢
業
論
文
，
還
使
用
鄉
村
作
爲
他
許
多
小
說
的
黽
材
和
背
景
。
此
外
，
他
又

一
直
驅
使
自
己
去
做
一
些
能
囘
應
他
內
心

良
知
呼
喚
的
事
情
；
在
他
後
來
的
許
多
作
品
裏
，
在
他
平
常
的
爲
人
處
世
裏
，
他
經
常
如
此
或
明
或
暗
的
表
現
著
l
l
'

這
些
，

遂
形
成
了
他
個
人
獨
立
不
抜
的
性
格。

囘
到
北
平
後
，
經
過
了
近
一
年
的
躲
藏
，
彭
歌
在
三
十
年
的
陰
曆
大
年
初

一
，
再
次
走
向
大
後
方
。
這
囘
他
選
擇
了
另
一

條
逍
路
，
從
北
平
順
津
浦
路
南
下
到
徐
州

，
經
過
商
邱
到
界
首
，
繞
了
幾
千
里
路
再
往
西

一
直
到
達
陝
西
蔡
家
坡
·~
他
行
程

的
終
站
。

蔡
家
波
是

一
個
靠
這
竇
鷄
的
新
興
工
業
區
，
它
對
於
彭
歌
是
陌
生
的
，
但
他
很
快
就
在
一
家
「
雍
興
公
司
」
辱
到
了
工
作

。
他
坐
在
厰
長
的
辦
公
室裏
，

負
資
某
些
旅
工
紀
錄
，
和
小
文
書
的
工
作
。
他
同
時
也
是
這
廠
裏
一
份
不
定
期
壁
報
的
主
編
洶

主
蓽
兼
工
友
。

這
段
日
子
並
不
長
久
。
菡
於
對
農
民
生
活
的
體
驗
和
熏
視
農
業
的
認
知
，
彭
歌
在
三
十
三
年
夏
天
考
入
「
西
北
農
學
院
」

。
這
座
學
院
設
於
成
功
縣
的
張
家
崗
，
校
圍
很
大
，
風
景
幽
美
，
但
不
安
定
，
常
有

學
生
闇
學
潮
；
彭
歌
也
在
入
學
後
不
久
，

發
現
學
農
業
經
濟
對
於
他
個
人
是
不
宜
的
。
不
過
，
他
仍
把
握
住
這
段
「
新
鮮
人
」
急
於
求
知
的
時
刻
，
狠
狠
的
看
了
些
書
使

他
步
向
成
熟
的
階
段
。

丨
而

這
是
壓
大
的
西
北
平
原
，
這
是
置
浩
蕩
蕩
的
渭
河
和
涇
水
，
這
是
挺
拔
的
華
山
：
·
·
·
詩
情
寰
意
的
漩
橋
…
：
引
人

退
思
的
華
清
池
…
…
碑
林
…
·
：
大
雁
塔……

。
西
北
淳
厚
的
民
情
，
壯
麗
的
景
色
，
一
一
在
彭
歌心
中
激
起
了
巨
大
的
波
瀾
，

他
的
祖
國
之
戀
也
愈
趨
深
濺
而
難
以
分
割
了
。

三
十
因
年
夏
天
，
政
大
在
酉
安
招
考
新
生
，
僅
錄
取
七
十
人
，
報
名
的
就
有
兩
千
多
人
l
l

這
裏
面
，
乜
有
彭
歌
。
他
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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考
的
是
新
聞
系
；
說
起
來
也
是
笑
話
，
他
當
時
還
不
能
完
全
瞭
解
「
新
聞
」
究
竟
是
什
麼
呢
？

而
彭
歌
被
錄
取
了
。
緊
接
着
是
勝
利
的
熱
潮
。
他
隣
着
狂
歡
的
人羣，
到
逹
了
重
慶
，
再
一
次
開
始
了
新
鮮
人
的
喜
悅
和

驁
奇
。大

學
一
年
級
以
後
，
學
校
迤
到
南
京
，
局
面
已
逐
慚
變
逼
了
，
物
價
不
稷

，
生
活
費
用
艱
難
，
到
後
來
，
他
們
不
僅
是
買

不
起
書
，
甚
至
也
買
不
到
害
。

大
學
裏
，
彭
歌
讀
書
甚
勤
，
除
了
到
處
找
參
考
書
外
，
他
也
同
時
參
加
了
很
多
課
外
活
動
：
學
生
代
表
，
論
文
比
賡
，
都

有
他
。
這
時
他
的
名
字
已
開
始
在
南
京
中
央
日
報
｀
上
海
申
報
、
北
平
太
平
洋
月
刊
，
乃
至
於
臺
南
的
中
華
日
報
上
嶄
露
頲
角

—
雜
惑
：
散
文
：
小
說
，
他
都
來
得
。

二
十
歲
時
他
所
發
表
的
一
個
短
篇
「
雪
夜
行
」
(
文
壇
五
八
期
曾
予
介
紹
)
就
是
二
羸
極
其
突
出
的
作
品
o

在
這
篇
充
滿

神
秘
4
寀
張
氣
氛
的
風
土
小
說
中
，
彭
歌
極
大
膽
的
使
用
了
很
多
鄉
－
音土
話
，
用
許
多
粗
鄙
的
字
眼
來
形
容
粗
鄙
的
人
，
精
彩

而
恰
當
。
他
擅
長
描
寫
，
刻
劃
和
創
造
的
天
才
，
已
在
這
篇
小
說
中
展
露
無
迫
。

彭
歌
也
同
時
籍
羞
「
雪
夜
行
」
，
宜
洩
了
他
對
當
時
社
會
混
亂
不
平
的
現
狀
的
控
訴l_
他
那
時
的
文
章
，
鍶
愛
寫
些
對

秕
會
不
滿
的
忿
怒
和
童
年
時
甜
美
的
囘
憶
。
當
然
，
這
些
僅
是
起
步
，
和
他
後
來
的
許多優
秀
的
作
品
相
較
，
自
然
還
是
輕
飄

了
些
。「

彭
歌
」
的
這
個
筆
名
，
也
是
在
大
學
以
後
才
取
的
。
他
的

一
位
四
川
籍
的
同
班
同
學
，
老
愛
「
朋
哥
子
、
朋
哥
子
」
的

叫
他
，
他
就
借
－
音
轉
字
用
了「彭
歌
」
這
個
筆
名
。

小
學
，
彭
歌
鶓
人
說
空
軍
是
如
何
如
何
英
勇
與
神
氣
，
便
忍
不
住
「
立
志
」
要
做
個
軍
人
。
中
學
，
讀
了
商
務
印
書
館
的

書
籍
，
看
到
王
雲
五
白
手
成
家
的
事
業
，
他
又
盼
望
做
一
個
出
版
家
了
。
這
囘
大
學
要
畢
業
了
，
他
思
考
久
久
，
決
心
辦
份
以

農
民
爲
對
象
的
小
報
_

l

從
最
琫
層
着
手
，
去
改
善
是
民
的
生
活
，
去
充
箕
農
民
的
心
…
…

大
局
的
動
盪
却
粉
碎
了
他
的
理
想
釒
~
戰
亂
，
再
一
次
熾
燃
過
詛
國
的
大
地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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史
與
知.. 
緝
蜜
吋
與
辛
醚
妁

彭
歌
是
三
十
八
年
七
月
結
婚
的
。
婚
後
第
二
天
，
小
夫
妻
倆
就
開
始「
逃
亡
」
的
生
活
。

那
時
是
在
長
沙
。
但
一
個
多
月
後
，
他
們
已
在
豪
北
成
都
路
的
一
間
新
生
報
宿
舍
裘
定
居
下
來
。

他
的
夫
人
，
徐
士
芬
女
士
，
是
他
在
新
聞
系
的
同
班
同學
，
他
們
在
大
一
時
就
已
相
互
顔
慕
，
但
由
於
彼
此
的
矜
持
，
直

到
大
二
後
才
開
始
慢
慢
接
近
，
「
要
好
」
起
來
。
玄
武
湖
、
棲霞山
、
中
山
陵
…
…
石
頭
城
的
每
一
處
風
景
，
都
有
他
們
的
絮

語
抛
過
。

來
豪
後
，
他
們
都
進
入
了
新
生
報
，
她
是
文
敎
記
者
，
他
是
省
市
版
編
輯
，
那
間
位
於
現
今
中
輿
橋
下
窄
小
而
又
簡
陋
的

宿
舍
裏
，
雖
然
洋
溢
着
笑
語
書
香
，
但
借
用
彭
歌
自
己
的
話
說
：
「
是
段慘
淡
經
營
的
時
光
。
」

大
局
仍
在
動
盪
不
安
，
個
人
的
前
途
也
都
渺
不
可
期
，
一
切
似
乎
是
剛
結
束
，
又
似
乎
是
還
未
開
始
。
小
家
庭
中
，
新
婚

的
甜
蜜
，
時
時
會
襲
來
一
縷
國
仇
家
恨
的
辛
酸
。

民
國
三
十
九
年
，
彭
歌
應
已
故
趙
君
豪
先
生
的
邀
請
，
主
持
「
自
由
談
」
的
編
務
。
他
與
文
藝
界
的
接
觸
，
因
此
日
盆
頻

繁
，
讀
的
作
品
愈
多
，
認
識
的
作
家
愈
廣
，
他
變
得
更
謙
沖
也
更
勤
勊
了
。

他
的
第
一
部
小
說
，
也
在
這
期
間
孕
育
，
並
且
着
筆
了.. 
他
寫
下
「
殘
缺
的
愛
」
。
那
其
中
激
揚
羞
他
對
人
世
離
亂
，
心

情
動
盪
的
強
烈
感
受
。
他
意
圖
從
小
故
事
裏
，
反
映
出
一
個
扭
曲
的
時
代
中
，
個
人
的
面
目
與
愛
的
眞
諦
。
在
「
自
由
談
」
開

始
連
載
時
，
彭
歌
才
二
十
五
、
六
歲
。
這
部
書
在
當
時
極
獲
讚
器
，
它
很
快
就
把
彭
歌
的
名
字
散
佈
開
來
。

雖
然
這
本
哥
在
技
巧
上
，
仍
然
木
無
商
榷
之
處
，
但
它
却
是
他
的
一
個
指
針
，
爲
彭
歌
邁
向
更
大
的
進
步
與
成
就
，
指
出

了
一
條
寬
廣
紮
咒
的
這
路
。

彭
歌
總
是
那
麼
善
於
利
用
時
間
，
分
配
工
作
。
他
把
讀
書
與
寫
作
、
工
作
與
休
息
，
配
置
得
恰
到
好
處
。
隨
着
「
殘
缺
的

曼
」
以
後
，
他
寫
了
許
多
個
鋀
篇
和
中
篇
，
彭
歌
的
文
名
漸
盛
，
而
他
在
知
識
的
充
咒
和
努
力
用
功
上
，
也
相
對
的
提
昇
了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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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
十
四
年
，
政
大
在
臺
復
校
時
，
彭
歌
竟
以
第
一
名
的
成
績
考
囘
了
母
校
的
新
聞
研
究
所
，
二
年
後
，
他
以
「
專
攔
寫
作
研
究

」
的
論
文
，
取
得
碩
士
學
位
。

由
於
不
斷
創
作
的
成
果
，
四
十
九
年
，
他
接
到
了
美
國
國
務
院
的
邀
請
＇
~
邀
請
他
以
一
位
小
說
作
家
的
身
分
，
赴
美
訪

問
六
月
。
就
在
同
時
，
彭
歌
又
以
新
聞
學
門
首
名
的
成
績
，
考
取
了
中
山
獎
學
金
，
在
兩
者
間
，
他
選
擇
了
學
術
的
進
修
。
那

年
九
月
，
彭
歌
以
留
學
生
的
身
份
赴
美
了
。

1

而
這
全
都
是
在
他
半
工
半
讀
的
情
況
下
逹
成
的
。

所
有
的
這
些
，
彭
歌
都
歸
功
於
他
的
太
太
。
他
說
，
由
於
她
生
活
的
簡
樸
，
治
家
的
有
條
不
紊
，
以
及
她
不
斷
的
鼓
勵
和

幫
助
，
不
僅
使
彭
歌
不
必
爲
生
活
和
家
務
煩
惱
，
免
除
他
的
「
後
顧
之
憂
」
，
同

時
也
供
給
他
一
所
最
佳
寫
作
和
用
功
的
環
境

，
議
他
努
力
讀
書
、
安
心
向
學
、
致
力
寫
作
。

三
十
九
年
到
四
十
九
年
，
是
彭
歌
創
作
的
豐
盈
季
。
十
年
間
，
他
整
整
出
版
了
十
部
小
說
，
再
加
上
許
多
未
結
集
的
短
篇

和
論
評
，
他
寫
作
的
字
數
已
超
過
二
百
五
十
萬
。
也
就
是
說
，
除
了
工
作
和
讀
書
外
，
他
每
天
平
均
要
寫
上
七
百
字
的
文
稿

1

這
演
在
不
是
一
件
簡
單
的
事
，
而
彭
歌
却
靠
着
他
堅
定
的
意
志
和
才
力
完
成
了
。

彭
歌
是
有
理
由
爲
自
己
驕
傲
的
，
但
他
從
不
如
此
，
他
從
不
曾
對
自
己
感
到
過
滿
意
。

煉
曲.. 
流
水
十
年
間

沒
有
像
貝
多
芬
炫
弄
他
的
－
音
樂
技
巧
般
的
驟
高
驟
低
·
忽
寬
忽
猛
的
劇
烈
的
變
化
和
搔
擊
，
只
有
清
淡
的
哀
侮
和
明
朗
的

醇
馨
，
像
柴
可
夫
斯
莘
和
孟
德
爾
遜
的
綜
合
l
l

這
就
是
彭
歌
的
小
說
所
常
給
予
我
們
的

一
種
感
覺
。

彭
歌
的
寫
作
菡
調
是
寫
策
的
，
態
度
是
誠
摯
的
，
他
說
：
「
人
應
該
爲
他
自
己
所
瞭
解
，
所
相
信
的
去
寫
作
°
」
(
靑
苗

)
他
更
曾
如
此
地
強
調
：
「
事
実
上
，
古
今
中
外
都
有
許
多
大
作
家
，
衡
之
以
世
間
的
道
德
標
準
，
並
不
是
十
分
之
盡
善
盡
美

，
或
甚
至
說
是
有
嚴
重
缺
陷
的
，
但
他
們
至
少
保
持
着
一
點
共
同
的
特
點
，
那
便
是
對
寫
作
的
忠
賓
°
」
(
小
小
說
的
風
格

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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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
確
，
彭
歌
就
是
這
麼
的
，
在
十
年
中
寫
下
他
一
篇
又
一
篇
的
作
品
：
殘
缺
的
愛
；
昨
夜
夢
魂
中
；
洛
月

4
流
星
｀
遏
客

、
煉
曲
、
辱
父
記
4
蹄
人
記
、
象
牙
球
、
辭
山
記
；
化
落
春
獫
在
(
五
十
年
出
版)
o
由
於
體
驗
的
豐
富
和
咸
籥
淙
齧
癌
銳
,
彭

歌
對
於
人
性
和
人
生
中
所
欠
缺
的
、
以
及
一
些
可
哀
可
歎
和
可
笑
的
形
像
，
把
握
得
相
當
眞
切
，
尤
其
對
於
生
命
不
可
避
免
的

「
變
異
」
的
本
質
，
摸
索
極
爲
透
徹
。
雖
然
他
也
領
悟
到
存
在
的
虛
無
和
荒
謬
，
但
在
他
的
柔
和
淳
摯
的
筆
下
，
却
仍
時
時
流

踞
着
一
縷
縷
的
悲
憫
，
並
且
用
生
動
而
精
鍊
的
文
筆
，
道
旿
他
對
生
命
的
熱
情
及
對
良
知
的
期
莘

l
l

這
世
界
雖
然
並
不
完
美

，
人
生
雖
然
並
不
偉
大
，
但
我
們
既
然
已
經
如
此
的
活
着
了
，
我
們
就
不
僅
應
該
勇
敢
地
活
下
去
，
且
要
用
生
命
的
熱
情
點
燃

起
人
性
偉
大
光
芒
的
一
面
。

在
作
品
的
取
材
上
，
彭
歌
是
多
方
面
的
，
從
平
劇
到
－
音
樂
，
從
繪
盪
到
醫
藥
，
從
人
類
到
野
獸
，
從
中
國
人
到
外
國
人
…

…
，

幾
乎
每

r
樣
曾
在
彭
歌
生
活
中
出
現
過
的
人
上
爭
｀
物
，
都
一
一
在
他
的
筆
下
轉
化
而
活
現
了
。
在
寫
作
的
方
式
上
，
長

篇
的
，
中
篇
的
：
短
篇
的
都
當
試
過
，
也
都
有
着
傑
出
的
代
表
作
l
l

在
長
篇
中
，
他
四
十
四
年
所
寫
的
「
落
月
」
，
晉
獲
得

四
十
七
年
度
中
華
文
藝
奬
金
，
這
部
「
歌
頌
純
潔
無
私
的
愛
」
和
「
藝
術
生
命
的
不
朽
」
的
著
作
，
夏
濟
安
先
生
生
前
晉
有
過

詳
盡
的
評
論
(
文
學
雜
誌
第
二
期
，
「
評
彭
歌
的
落
月
兼
論
視
代
小
說
」
)
，
並
誇
讚
它
是
n

本
相
當
好
的
小
祖
」
o

另
_

部
同
時
期
的
「
流
星
」
，
雖
多
少
有
些
虛
無
的
傾
向
，
但
它
的
題
旨
，
却
是
激
情
的
，
他
表
白
了
「
那
怕
只
是
留
下
一
造
微
光

而
將
生
命
焚
毀
於
俄
頃
，
也
在
所
不
惜
。
爲
了
愛
，
比
生
命
更
強
烈
的
理
由
，
這
是
渺
小
的
人
類
所
能
做
的
最
平
凡
而
又
最
感

人
的
壯
擧
」
。
這
部
書
擁
有
相
當
多
的
讀
者
，
並
有
數
種
版
本
l
l

包
括
黑
市
的
「
海
盜
版
」
。

中
篇
的
「
歸
人
記
」
是
四
十
八
年
出
版
的
，
寫
人
生
的
理
念
與
兩
性
高
漂
的
友
誼
，
它
平
和
淡
遠
，
是
一
部
雋
永
的
作
品

。
在
這
諏
，
它
提
示
出
，
愛
的
本
身
就
是
一種
「
根
」
。
無
論
我
們
是
否
能
獲
得
它
，
只
要
我
們擁
有
過
這
份
情
愫
，
它
就
可

以
安
定
我
們
，
支
持
我
們
，
給
我
們
以
力
品
，
堅
強
的
生
活
下
去
。

彭
歌
在
四
十
九
年
出
版
的
「
辭
山
記
」
，
是
一
部
奇
特
的
當
試
；
他
寫
下
了
「
生
命
與
自
然
搏
鬪
的
的
悲
劇
」
。
誠
如
彭

歌
所
說
：
「
人
，
能
不
能
戢
勝
自
己
內
心
中
的
獸
住
，
這
才
是
人
類
存
亡
絕
賴
最
重
要
的
關
鍵
」
。
這
部
霍
，
使
我
們
不
期
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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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
憶
起
傑
克
·
倫
敦
的
「
雪
虎
」
、
「
荒
野
的
呼
喚
」
…
…

短
篇
作
品
中
佳
構
更
多
，
也
是
奠
定
彭
歌
文
學
地
位
的
主
要
因
素
。
他
的
作
品
如
晉
膺
選
亞
洲
短
篇
小
說
比
若
第
一
居
第

一
名
的
「
黑
色
的
淚
」
，
以
及
「
過
客
」
、
「
矮
籬
外
」
、
「
懦
夫
」
·
「
象
牙
球
」
、
「
神
之
恫
恨
」
·
…
·
·
等
等
，
都
各
有

共
藝
術
上
的
特
色
與
境
界
。

在
此
我
們
願
就
較
少
提
到
的
「
矮
熵
外
」
作
一
番
简
介.. 
它
使
我
們
呼
吸
到
一
個
完
全
成
熟
作
家
所
特
有
的
尖
銳
的
觀
察

，
冷
酷
的
描
寫
，
加
上
動
人
的
文
筆
和
詼
諧
的
表
現1

表
現
出
作
者
的
不
滿
：
不
滿
於
社
會
淡
漠
的
現
箕
，
不
滿
於
瘋
狂
的

拜
金
主
羲
，
不
滿
於
愛
情
的
愚
昧
…
…
薪
着
一
個
被
饑
餓
與
傲
氣
擊
敗
的
小
人
物
，
深
刻
而
輕
快
的
表
露
無
迫
。

彭
歌
築
端
對
心
理
的
捕
捉
，
對
形
容
詞
巧
妙
的
把
掘
，
也
同
時
在
這
個
短
篇
中
展
露
了
出
來
。

對
於
小
說
寫
作
，
彭
歌
強
調
：
忠
賀
的
作
者
應
該
「
對
自
己
的
良
知
負
査
」
。
他
肯
定
眞
情
，
肯
定
個
人
的
體
驗
，
獨
立

的
思
考
，
以
及
努
力
與
創
造
的
價
值
。
對
於
嘗
試
寫
作
的
靑
年
，
他
練
勸
他
們
：
「
多
寫
你
自
己
熟
悉
的
事
物
」
。

彭
歌
武
是
這
麼
一
個
忠
於
自
己
和
良
知
的
人
。
我
們
幾
可
在
他
的
每
一
篇
作
品
中
，
看
到
他
生
活
的
點
點
滴
滴
，
看
到
他

思
維
的
結
晶
二
感
情
的
起
伏
…
…

在
中
外
那
麼
多
優
秀
的
作
家
和
作
品
中
，
彭
歌
所
最
最
鍾
愛
的
，
該
是
托
爾
斯
泰
和
他
的
作
品
了
。
彭
歌
讚
歎
托
爾
斯
泰

，
由
於
他
「
悲
天
憫
人
的
襟
抱
，
與
卽
知
卽
行
的
決
心
」
，
也
由
於
他
說
過
「
一
切
文
藝
作
品
的
造
本
功
能
，
就
在
於
傳
逹
這

種
仁
愛
的
情
感
」
。
彭
歌
說
，
托
弱
的
「
戰
爭
與
和
平
」
及
「
安
娜
·
卡
列
尼
娜
」
，
是
兩
部
偉
大
的
著
作
(
彭
歌
很
少
用
「

偉
大
」
這
類
字
眼
的
)
'
尤
其
是
安
娜
·
卡
列
尼
娜
，
彭
歌
形
容
它
是
「
人
造
的
春
暉
」
1

那
種
樸
箕
、
良
善
；
和
充
滿
了

人
道
主
義
信
息
的
題
旨
，
在
托
弱
細
緻
而
雄
偉
的
筆
下
，
充
分
的
發
揚
了
出
來
。

在
國
內
，
他
喜
愛
「
紅
樓
夢
」
l
~

從
小
學
第
一
次
接
觸
至
今
，
他
已
看
過
近
三
十
遁
了
。

天
涯
歌.. 

書
與
知
識
妁
尊
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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彭
歌
生
命
的
「
天
路
歷
捏
」
中
，
影
響
他
最
大
的
體
驗
有
三
次l~

第
一
囘
，
民
國
三
十
二
年
的
太
行
山
之
行
，
他
首
大

覺
悟
到
山
河
之
大
及
自
身
的
査
任
；
第
二
囘
，
三
十
八
年
到
逹
熹
灣
的
感
受
，
刺
激
了
他
創
作
的
努
力
；
第
三
囘
，
赴
美
留
學

的
三
年
四
個
月
，
使
他
眞
正
得
知
爲
學
的
門
徑
；
體
瞼
出
知
識
的
尊
嚴
與
必
須
。

在
美
國
，
他
研
究
新
聞
學
，
也
研
究
圖
告
館
學
，
先
後
在
南
伊
利
諾
大
學
和
伊
利
諾
大
學
獲
得
了
兩
個
碩
士
學
位
。
這
段

生
活
嚴
肅
而
緊
張
，
每
學
期
課
業
都
出
奇
的
繁
熏
，
幾
乎
整
日
與
書
本
爲
伍1

三
年
多
下
來
，
他
讀
到
不
少
書
，
也
「
打
」

過
工
，
但
他
仍
抽
暇
寫
了
很
多
東
西
。

經
常
的
，
他
給
報
祉
寫
通
訊
稿
和
專
題
報
逛
；
他
也
嘗
試
着
翻
譯
，
雷
馬
克
的
「
奈
何
天
」
就
是
他
這
時
的
成
績
；
此
外

，
一
部
刻
劃
留
學
生
海
外
生
活
的
辛
酸
苦
樂
的
「
在
天
之
涯
」
，
也
完
成
了
。
「
在
天
之
涯
」
曾
獲
得
五
十
四
年
敎
育
部
頒
發

的
學
術
文
藝
獎
金
，
是
屬
於
彭
歌
所
謂
的
「
留
學
生
文
藝
」
；
它
是
第
一
篇
報
逛
出
中
國
留
學
生
在
異
鄉
的
艱
辛
困
頓
和
不
屈

不
撓
的
故
事
。
它
是
每
一
個
留
學
生
的
「
天
涯
歌
」
。

在
同
時
，
由
於
彭
歌
冷
靜
的
觀
察
，
使
他
發
現
了
一
樁
「
極
w
I哀
的
現
象
」
l
l
·

我
們
的
出
版
界
和
學
術
界
，
不
僅
是
「

缺
少
精
密
而
有
系
統
的
整
理
：
組
敲
、
保
存
｀
與
利
用
的
方
法
與
制
度
」
，
甚
至
連
這
種
認
識
與
觀
點
都
很
缺
乏
。
而
這
些
，

却
正
是
衡
葉
一
個
現
代
祉
會
文
化
進
步
的
測
度
儀
啊
！

他
說
：
「
民
族
自
尊
心
並
不
能
改
變
由
於
冷
靜
觀
察
所
得
的
事
箕
」
。
於
是
，
當
他
從
美
學
成
囘
國
後
，
他
就
痛
下
決
心

，
埋
首
於
譯
J^
I的
工
作
和
向
祉
會
大
衆
不
斷
的
呼
籲.. 
要
誼
書
、
要
出
版
書
、
要
整
理
並
且
保
存
書
：
…
·

這
也
就
是
爲
什
麼
在
彭
歌
歸
國
以
後
，
寫
了
那
麼
多
譯
＾
J
I和
論
評
的
文
章
，
却
少
有
小
說
創
作
的
根
本
原
因
。
他
是
五
十

三
年
二
月
囘
國
的
，
到
今
天
，
他
已
出
版
了
「
文
壇
窗
外
」
｀
「
新
聞
文
學
」
洶
「
新
聞
學
研
究
」
、
「
改
變
歷
史
的
書
」
(

本
書
視
已
出
至
八
版
，
銷
路
最
多
)
丶
「
小
小
說
寫
作
」
、
「
書
香
」
、
「
奈
何
天
」
澶
「
新
聞
窗
」
灣
「
知
識
的
水
庫
」
·

「
書
中
滋
味
」
·
「
權
力
的
滋
味
」
等
十
二
部
書
。
他
的
成
績
是
很
可
觀
的
。

但
彭
歌
酷
受
文
藝
的
本
質
却
不
能
改
變
。
最
近
，
他
又
開
始
執
策
寫
另
一
部
留
學
生
涯
的
剖
白
：
「
從
荅
檳
來
的
」
。
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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晉
罷
說
：
他
「
對
於
小
說
，
一
方
面
抱
若
一
種
虔
敬
的
看
法
，
好
像
對
宗
敎
；
另
一
方
面
又
裏
有
一
份
親
密
的
感
情
，
彷
彿
對

妻
子
親
朋
。
」
那
麼
，
他
如
何
會
捨
栗
這
樣
一
種
虔
敬
而
又
親
密
的
事
物
呢
？

澎
歌.. 
這
一
個
人

彭
歌
現
任
新
生
報
副
社
長
，
並
且
同
時
在
大
學
裏
講
授
有
關
新
聞
方
面
的
課
程
。
他
先
後
晉
在
政
大
｀
師
大
i

文
化
學
院

等
學
校
任
敎
，
他
的
學
生
，
沒
有
不
深
深
敬
愛
着
他
的
。
他
的
兩
個
兒
子
姚
晶
和
姚
幸
，
老
大
考
上
了
清
華
大
學
物
理
系
，
老

二
亦
將
是
師
大
附
中
高
二
的
學
生
了
。
他
們
在
家
中
，
從
沒
吵
闇
過
。
「
寧
靜
安
詳
」
，
是
他
家
居
的
素
描
。

提
起
嗜
好
，
就
令
人
想
到
彭
歌
與
煙
，
他
是
愛
好
抽
煙
的
，
平
均
兩
天
一
包
；
去
年
，
他
曾
一
度
戒
絕
過
，
但
是
多
少
年

的
習
慣
仍
使
他
再
度
點
起
了
香
煙
。
他
不
太
能
喝
酒
，
但
他
很
喜
歡
飲
酒
時
的
那
份
情
調
。
此
外
，
他
就
再
也
沒
有
過
多
的
時

間
去
做
別
的
消
遺
了
。
小
時
候
的
許
多
愛
好
，
都
一
「
被
書
本
和
寫
作
所
取
代
l
l
l

甚
至
他
曾
熱
愛
過
的
平
劇
，
也
不
再
去
欣

箕
。

他
寫
作
多
半
在
晚
上
，
「
我
喜
愛
夜
晚
，
喜
愛
對
着
茫
無
際
涯
的
暗
夜
蒼
穹
沉
思
。
夜
空
的
寧
靜
，
給
我
以
極
大
的
喜
悅

」

，
就
在
這
種
氣
氛
下
，
彭
歌
的
作
品
一
部
部
問
世
了
。

如
果
我
們
願
意
去
發
掘
，
我
們
可
以
發
現
古
今
中
外
，
一
個
成
功
的
人
必
須
具
有
三
個
要
素
：
熱
情
：
力
和
有
恒
。
有
了

「
熱
情
」

，
才
能
鼓
舞
他
向
上
，
並
且
以
他
的
熱
情
來
感
染
別
人
，
走
向
更
高
更
完
美
的
境
界
；
有
了
「
力
」
，
才
能
創
造
'

才
能
從
堅
苦
中
脫
穎
而
出
；
有
了
「
有
恒
」
，
才
能
涓
涓
不
息
的
，
使
自
己
的
「
熱
情
」
和
「
力
」
表
現
出
光
芒
。

無
可
諱
言
的
，
彭
歌
是
一
個
如
此
的
人
，
他
確
確
賀
霖
具
備
了
這
三
樣
條
件
。
他
的
「
熱
情
」
，
很
顯
然
的
可
以
從
他
陸

續
發
表
的
小
說
r

文
章
裏
看
出
，
他
愛
他
的
國
家
，
所
以
經
常
溫
和
而
正
確
地
提
出
合
理
的
建
議
；
他
愛
他
的
同
胞
，
所
以
經

常
鼓
舞
他
的
同
胞
向
人
性
的
光
亮
處
走
，
並
努
力
獲
取
知
識
，
以
便
改
善
自
己
、
改
善
社
會
；
他
更
愛
文
藝
和
學
術
，
所
以
他

要
求
出
版
界
作
有
計
劃
的
服
務
與
改
革
；
他
同
時
將
他
的
熱
情
貫
注
於
知
識
靑
年
上
，
因
而
他
不
斷
的
介
紹
新
、
不
斷
地
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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求
知
識
靑
年
去
姚
負
起
國
家
和
文
化
的
重
擔
。

而
所
有
這
些
的
累
積
，
就
是
「
有
恒
」
，
就
是
「
力
」
l
_
·

他
數
十
年
如
一
日
的
諫
書
和
寫
作
，
他
對
文
學
、
知
識
、
與

良
知
的
執
着
，
他
的
無
視
任
何
逆
境
的
稍
神
，
都
是
最
強
有
力
的
說
明
。

關
於
這
些
，
彭
歌
自
己
的
解
說
很
清
楚
：
「
事
情
總
得
有
人
去
做
，
問
題
祇
在
於
，
我
們
究
竟
是
否
眞
的
愛
文
學
等
於
愛

生
命
」
。
r
料
成
向
五
十
八
年
十
月
十
日
疽
弦
主
編
妁
一
九
0
期
幼

獅
文
綦
)

「
談
經
營
管
理
」
是
我
們
偶
然
發
現
的
一
本
新
書
。
此
書
是
寳
業
家
王
永
慶
先
生
對
豪
塑
企
業
員
工
及
明
志
工
專
畢

業
學
生
的
講
詞
，
原
係
由
憙
塑
企
業
月
列
對
內
發
行
的
書
籍
，
在

一
般
書
店
無
法
找
到
，
現
在
特
別
徵
得
王
永
慶
先
生
的

同
意
，
擴
大
對
社
會
發
行
。
我
們
重
印
它
的
理
由
有
二
：

第
一
、
本
書
所
談
的
雖
然
是
經
營
管
理
方
面
的
學
問
，
但
是
對
於
待
人
處
事
另
有
獨
特
創
見
之
處
，
在
平
凡
的
個
人

經
驗
裏
，
深
含
人
生
的
哲
理
，
頗
能
引
人
咀
嚼
。

第
二
、
本
書
分
析
了
臺
灣
罷
濟
的
開
拓
和
發
展
，
透
過
作
者
的
眼
光
，
可
以
瞭
解
我
們
的
生
活
環
境
和
遠
景
。
最
重

要
的
是
，
作
者
的
講
詞
爲
我
們
當
前
的
啻
鬪
奐
下
無
比
的
信
心
。

現
在
，
王
永
慶
先
生
無
條
件
地
把
此
書
的
版
權
議
給
本
社
，
我
們
很
樂
意
把
這
本
書
介
紹
給
臺
灣
的
知
識
界
，
不
僅

是
要
想
有
所
作
爲
的
年
輕
朋
友
值
得
一
誼
，
凡
關
心
臺
灣
經
溜
發
展
的
知
識
分
子
也
可
以
拿
來
做
爲
參
考
。

王
永
是
若
。
右
評
嚐
目
出
版
社
印
行
。
每
冊
3
0元

函
溥
入
折
伕
待
。
伐
利
用
本
社
劃
螠
根
號
1
9
2
7
4
;
.
i
,
\
1
!
.

.. 

t
i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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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
社
新
雷
簡
介

談
經
營
管
理




